《福建文化记忆·福建古村落》

第4集  畲乡风情半月里

福建霞浦溪南镇有一个叫半月里的小村庄，是一个纯畲族村落。历史上，霞浦的古官道从半月里自然村横贯而过，通往宁德、罗源和福州等地。一度的交通便捷，使半月里曾经商贾云集，给当地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活跃。然而，随着现代交通业的发展，曾经辉煌一时的半月里却成了僻壤之地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使得这里的畲族文化遗产得以较为完好的保留，纯朴的民俗风情延续至今。

雷其松，是半月里的普通村民。数年前，因其自掏腰包从相邻的几个畲族村庄收集了700多件畲族文物，并在家中办起了博物馆而成了畲乡名人。

这座特殊的家庭博物馆，展出瓷器、木器、陶器、竹编、畲族服饰等十多个类别，可谓琳琅满目、别具风情：有画着畲族传统图案的精美木箱，有做工细致的畲族花斗笠，还有各色古青花瓷瓶、碗，更有畲乡姑娘传统出嫁礼俗所必备的凤冠和头簪……

待嫁的姑娘头佩凤冠和头簪，身着纹样复杂、精美的凤凰装，心情忐忑地等待着对歌情郎的花轿。

按照约定的婚期，新郎的迎亲队伍终于浩浩荡荡地来了，婚礼的热闹场面也就正式拉开了帷幕。由媒人、迎亲伯以及搬嫁妆的赤郎（伴郎）组成的迎亲队伍，前后簇拥着一顶花轿沿途敲敲打打来到女方家接亲。
到了女方家的迎亲人要接受赤娘（伴娘）们的重重考验。姑娘们首先用杉刺拦路，要求对歌；对歌是迎亲中的重头戏，女方家会派出许多善歌的歌手与迎亲人对歌，对不上的要受到各种有趣的捉弄；在趁人不备的时候，女方的姑娘们还会将锅底的烟灰抹在赤郎的脸上，引来阵阵欢笑。

在热烈的爆竹声中，新娘正式起轿行嫁，沿途凡是经过溪水、桥梁、宫庙，新娘都要抛出两个红鸡蛋，寓意平平安安。

一对新人拜堂成亲，一拜天地，二拜祖宗，夫妻对拜。但在拜祖宗和夫妻对拜时，新郎行跪礼，新娘则不拜，以示对畲族始祖三公主的尊重。这就是畲族“男拜女不拜”的习俗。

震耳的唢呐声，高挂的红灯笼，把拥有千年传统的畲族婚礼推向高潮。

半月里自古以来就十分注重发扬和传承传统文化。据记载，从清代道光三年（1823）至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，短短60多年的时间，这个小村子就接连诞生了雷世儒、雷步缘、雷步武、雷加润、雷加上五位秀才，这在当时福宁府的畲族村中是唯一的，在全国的畲族村寨中也十分罕见。

雷世儒，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，他武艺高强又善于经商，曾带领许多村民经商，生意通达福建、广东、台湾等地。他们将当地的茶叶、山货等产品通过海运销往福州，在福州购得丝织品、布料等销往台湾，再将台湾的大米、糖等运回霞浦销售，从而使雷世儒积累了雄厚的资金。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动用80担白银、60余工匠、历时三年建成了雷世儒大厝，占地1300平方米，厅堂宽阔、雕梁画栋，墙壁上嵌着畲族特有的龙凤五福（蝠）的图案。大厝之中现在仍保存有秀才龙头杖、凳桌、石木雕刻、衣冠首饰、小说歌抄本、碑刻、牌匾楹联、古陶瓷器等众多珍贵文物。

龙溪宫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建于清雍正八年（1730），是半月里古官道旁最壮观的古建筑。龙溪宫为硬山顶抬梁、穿斗木结构，其戏台藻井以五层方斗逐级装嵌，工艺繁琐细致，达到一斗三出跳，形成了远观四方、近视八角的独特建筑样式。作为村里的主祭祀宫庙，龙溪宫每个月的农历初一、十五，以及在每年元宵节、三月三、七月十五等重要节日，都有村民来龙溪宫烧香拜神。

走进龙溪宫，三个开间都供奉着神灵。右边开间的神龛里供奉的是雷万春（唐代大将）和平水皇（杨从仪，宋朝大将，治水功臣）。雷万春像手举大刀、横眉怒竖，英气逼人。作为畲族先祖和英雄人物，雷万春的故事在很多畲村畲民中被代代传颂。而平水皇是分渠将水引流到海的古代英雄。中间开间的神龛供奉着薛元帅（唐代大将薛仁贵）和陈元帅（唐五代武将陈九郎，亦称九仙），这是最早请到龙溪宫的两位主神。

而令人称奇的是，自称“山哈”的畲族都住在山上，这里却供奉着海神妈祖。

更具传奇色彩的是，在半月里村口烧香供奉一座“流米泉”小庙。传说很久以前这口泉可以流出米粒，米量因人数而异，村民靠此泉米粒长年饱食。三国时，曹操的百万兵马途经此地，流米泉中流出的米粒也能凑够百万人马的军粮。“流米泉”因此名声大噪，引来朝廷文武百官前来观看。因流米泉的泉眼很小，为了让米更快、更多地流出来，有人出主意“把泉眼凿大”，结果这一凿，泉眼再也流不出米了。村民口中传唱着这样一首山歌：“福建出个金珠宝，文武百官来看我，凡人是你心太大，一时使用不到老。”

山歌用畲语唱来，合仄押韵，诠释了“流米泉”从有到无、告诫人们别“心太大”这样一个美丽而发人深思的故事。
同样用畲语表达的还有盘歌、对歌的畲族传统习俗，这种以歌代说、以歌当哭、以歌传情、以歌达意，贯穿于古老畲民的所有日常生活，半月里的村民们贴切地称之为“歌言”。
歌言是畲族人民的口头文学，是畲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畲族只有语言并无文字，常借助汉字把畲语音韵记入手抄歌本。旧社会，畲民受教育机会不多，便把学歌、唱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生活。

最初的歌言形式单一，内容简约，多为一事一议，没有故事情节，有感而发。而畲族小说歌的出现，彻底改变了畲族与汉族文化鲜明反差的窘境，在中华民族的文学大观园中迅速萌芽和生长。

行政区划包括半月里的白露坑村，是畲族小说歌的诞生地。它最初是由畲族歌手中一些能识字、懂汉族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的人，将其改编成诗歌体口头唱本和手抄唱本，并结合本民族语言特点，进行再创作的民间文学。
清代的白露坑、半月里，以经济繁荣、文化发达而名重一方。历史上，白露坑村曾出现钟学吉、雷德荣、钟学算等一批杰出歌手，清末民初是小说歌的全盛阶段。据说仅钟学吉一人，就改编小说歌几十部。

钟学吉七岁入私塾，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二十岁便开设私塾。他结合教学，编写了《花名歌》、《鸟名歌》、《十贤歌》等大量歌谣，并改编了《诸葛亮》、《孟姜女》、《唐伯虎》等长篇小说歌，在塾馆内外广为流传。钟学吉更为史学界和文学界所看重的，是根据本民族民间传说编写的具有史诗性质的小说歌《高辛氏》、《钟良弼》和《末朝纲》等。民间流传“有山哈人的所在，就有钟学吉的歌”之说，闽、浙一带的畲民，从此尊崇钟学吉为畲族“歌王”。

如今，随着现代信息媒体的迅猛发展，畲歌传统渐渐式微。在畲族之乡半月里和白露坑村中，会唱畲歌的年轻人已越来越少，只有部分当地的老人，还坚守着这块传统阵地。

钟昌尧老人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小说歌的传承人。已82岁高龄的他，雪鬓白发，却精神矍铄，身着畲族圆领传统服饰，饶有兴致地唱着畲歌。

“山来水来云连天，山客歌言几千年。皇帝退换几多位，哪个朝代禁歌声。祖公代代无田分，留个歌言分子孙……”歌声悠扬婉转，别具一格的畲歌曲调传递着别样的畲乡风情，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厚重的古朴和遥远的灵动……

对于畲歌，钟昌尧总是津津乐道，回味无穷。

从祖上“歌王”钟学吉开始，至钟昌尧已传承了四代。为了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畲族文化能得到更好的传承，从57岁那年，钟昌尧就踏上了一段整整25年的旅程——自费遍访闽浙畲族聚居地，以文字形式收录畲族歌言，写完、写断无数圆珠笔、自来水笔芯。这一部200万字的《闽东畲族文化全书》和100万字的《霞浦畲族小说歌》以及300万字的畲族小说歌图书等等，是这位耄耋老人为畲族文化传承所作的最好注脚。

而钟昌尧老人在村里小学亲自教授的孩子们，正用他们稚气的歌声传唱着畲族的千年传承、畲语的绵柔低诉、畲乡的风情万种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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